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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李晨阳 通讯员吴明静

2014 年，一篇纪念“两弹元勋”邓稼先的
文章悄然流行，题目起得非常动人：《有一种
爱情叫国家机密》。文中写道：“整整 28 年，邓
稼先不知去向、生死未卜，妻子许鹿希信守离
别时相互托付的诺言，无怨无悔、痴情等待。”

然而，这篇“深情款款”的文章却引发了
争议。与邓稼先熟识的人，都称上述说法为

“可笑的谬误”。更有人指出：“老邓功勋卓著，
又何须画蛇添足？”

时值邓稼先逝世 30 周年，《中国科学报》
记者联系到其生前的工作单位。几位曾与邓
稼先共事的老先生对采访给予很大支持，他
们希望能修正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因为“如
实还原历史细节，才是对邓院长最好的纪念，

也是对后人最好的教育”。
让我们看看，围绕着邓稼先，都曾有过哪

些真真假假的传言呢？
邓稼先抛妻别子数十年？
这是最典型的一个误会。
据邓稼先生前的学术秘书———竺家亨研

究员回忆，邓稼先是在 1958 年夏天调到二机
部九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理论部工
作的。

从 1958 年到 1972 年的这 14 年间，邓稼
先一直和妻儿一起在北京生活。直到 1972 年
后，他才调往四川省梓潼县，在那里一直工作
到病重返京。

“外面有好多报道，说老邓一到这个单
位，就被分配到茫茫戈壁滩上，其实根本不是
这样！”竺家亨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北
京的那几年，邓稼先的工作单位离家只有一
站之遥。

不过，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确实并不知
道丈夫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因为保密规
定，邓稼先乘坐公交车时甚至不能在附近的
公交站下车，总是在稍远的地方下车，再步行
到单位。

随着时间推移，许鹿希和丈夫的小同事
们也逐渐熟悉起来。一贯忠厚耿直的邓稼先
教同事们“骗”许鹿希：“要是她在单位附近看
见你们，就告诉她你们是来这边办事儿的！”

尽管工作繁忙，但大多数时间，邓稼先是
可以天天回家的。那时候，邓稼先每晚组织大
学生们学习中子理论，常常一上课就上到半
夜十一二点。附近地区当时还很荒凉，土路两
边是大片的高粱地。为了确保邓稼先的安全，
领导总会派两名大学生送他回家，竺家亨就
常常接到这样的任务。

邓稼先和许鹿希所住的宿舍楼，四周都
是铁丝网，看门的大爷每晚 10 点就锁门睡觉
了。在这种情况下，竺家亨他们只能把铁丝网
拽出很宽的一条空隙，帮助身材高大的邓稼
先钻过去，再把他那辆半新的自行车举起来
递送过去。

邓稼先夫妇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
原九所所长、曾与邓稼先长期共事的李

德元研究员告诉记者，许鹿希曾多次对他说：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讲，我们是抛弃了美国的
优越生活回到中国的。但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其实是很清贫的。” （下转第 2版）

李德元说，几十年间，很多人把创作的剧本拿给他看，
请他推荐、修改或是提建议。但是渐渐地，他主动远离了这
些事情：“我不想再看了，看了总觉得别扭。”

他说，整个核武器理论研制的过程，其实是很枯燥的，
没有娱乐节目所追求的戏剧性。那些刻意追求“有看头”的
文章、话剧、电影，往往会偏离历史的真实。

这让人不禁反思，在一个“泛娱乐化”的年代里，我
们究竟应该如何纪念那些伟岸的背影，和他们不可磨
灭的贡献？

在这个问题上，常见的误区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为了塑
造“高大全、伟光正”的形象，刻意描绘主人公“付出一切、牺
牲一切”，甚至形成“比惨”般的宣传模板；另一种则是标榜

“刻画人性”，却常常沦为戏说的宣传，比如为了博取眼球，
给人物安上子虚乌有的情感和不伦不类的故事。

无论上述哪一种，都是对被纪念者的不尊重。
只有还原事实，才是最好的怀念。像邓稼先这样的“国

士”，减之一分则难见其深情；增之一分则有损其谦恭。唯有
未经粉饰的真实，才能不惧时间流逝，永远直抵人心。

记者手记

我们需要怎样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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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一名
考入河北环境工程学
院的新生展示录取通
知书。

当日，位于秦皇
岛的河北环境工程学
院今年招收的 700 名
本科学生陆续报道，
成为该学院的首届本
科生。据介绍，河北环
境工程学院是我国第
一所环 境类本 科 院
校，今年 4 月经教育
部批准在中国环境管
理干部学院基础上建
立。第一届本科生就
读环境科学、环境工
程、环境生态工程、环
境设计、物流管理 5
个专业。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主持：张林彭科峰 ○邮箱：lzhang@stimes.cn

不同类型高校有各自的办
学特色和主张，很难用“一把尺
子”量出孰长孰短。浙江省教育
厅近日发布《普通本科高校分
类评价管理改革办法（试行）》，
让不同“功夫”的本科高校找到
适合自己的“擂台”。（8 月 24
日《中国教育报》）

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关键在
于优化内涵、提升质量、办出个
性和特色，而不应该千篇一律，
面孔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共同
营造出良性发展的具备多样性
特征的高等教育生态圈，也才
能给社会提供多样性的教育产
品和服务。这个道理似乎并不
深奥，也不难为人们所理解和
接受。

但是较长时间以来，大学
的办学实践却与之背道而驰。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
府部门对大学的管理采用了简
单化的整齐划一的评价模式，
将不同类型、不同学科特征的
大学基本上按照同一个指标体
系来进行评价和管理；二是社
会评价机构推出的各种类型的
大学排行榜，其社会影响力越
来越广泛，形成一种强大的外
部规范力，在很大程度上控制
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生态。这些
排行榜往往采取整齐划一的指
标体系以评价所谓的大学综合
实力或学术能力，实际上也是
一种单一模式的评价方式。

上述两种评价模式共同造
就了当今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评
价指标体系单一、激励导向单
一的现状，使得不同类型的大

学按照同一个指挥棒跳舞，不仅导致大学的
同质化发展趋向，也极大地狭隘化了大学的
传统使命，限缩了大学的个性化发展机会，更
是生硬粗暴地激发了大学的知识量产、校际
攀比的功利性冲动，同时导致教学与社会服
务等功能的边缘化。如此评价的直接后果，
就是使得原本应该具有多样性、丰富性特征
的大学生态圈无法形成。

浙江省此次出台高校分类评价管理办
法，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维度
将高校分为研究为主型、教学研究型、教学为
主型三类，又根据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及专业
数量等将高校分为多科性和综合性两类。经
排列组合后，将所有高校分成综合性研究为
主型、多科性研究为主型、综合性教学研究
型、多科性教学研究型、综合性教学为主型、
多科性教学为主型共六个类型，分别构建了
一套精细化的指标体系，不同类型大学的评
价指标体系各有侧重，甚至还根据高校涉及
领域独特性设置了个性化的“替代性指标”。

该分类评价管理办法无论从政府宏观
管理还是从大学自身发展的角度看，无疑都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助于扭转大学同质化
发展的不良趋势，促进大学的个性化健康发
展，从而有利于促进多样化、丰富性的大学生
态圈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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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逝世 30周年：

还原真实，才是最深的怀念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通讯员郭建平、王培坤）近日，中
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陈萍和博士郭建平带领复合氢化物
材料化学研究团队，在催化合成氨研究方面取得进展。他们
提出了“双活性中心”这一催化剂设计理论，并由此开发了
过渡金属—氢化锂复合催化剂体系，实现了氨的低温催化
合成。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化学》杂志。

过渡金属上氨的催化合成是多相催化研究中最具代
表性的反应之一，该研究不仅奠定了合成氨的工业基础，
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当代催化和表面科学领域理论和技术
的发展。氨的合成是放热反应，由于动力学阻力过大，工
业催化合成氨须在高温高压下才能有效实施，能耗很高。
低温、低压、高效催化剂的开发是降低合成氨能耗的关
键，也是近百年来催化工作者追求的目标。

该团队创造性地将氢化锂作为第二组分引入到催化
剂中，构筑了“过渡金属—氢化锂”这一双活性中心复合
催化剂体系。

过渡金属及其氮化物均显示出较高的活性。在该复
合催化剂体系中，氢化锂明显不同于传统的碱金属添加
剂，即其直接作为活性中心而非电子助剂参与催化过程。
这一结果亦为长期具有争议的碱金属助剂在合成氨中的
作用机制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科学家实现
氨的低温催化合成

■本报记者陆琦

“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
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
深度。”培根对于科普的重要性可谓一语中的。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提倡论文科普化，即让
科学家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写成科普文章。然而，
现实中这种不具备约束力，其合理性也未得到
充分证明的呼吁，只能沦为口号或者一厢情愿。

为什么中国科学家的身影没能及时出现
在科普中？

科普绝非易事

最近，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正在忙活一套
名为《探索化学化工未来世界》的系列科普视
频。这套反映化学化工前沿研究的视频短片集
及配套科普书的第一辑已在今年 5 月正式发
行，而第二辑将于明年夏天问世。

“希望通过这套科普作品，将最先进、最前
沿的化学化工发展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大家，让

人们从科学和工程前沿的全新视角，看到不一
样的美丽化学和美丽化工。”金涌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他希望这套科普视频能像美国大
片一样，让人看后心潮澎湃。

可是，美国大片不是那么容易拍的。“对于
科学家来说，相较于作研究写论文，科普工作
并不是件容易上手的事情。”

金涌担任总策划，清华大学化工系教师组
成专门的项目实施团队，多位院士和几十位在
不同高校及研究机构一线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专
家担任顾问，参与选题策划、编写视频短片脚
本、指导制作公司制作视频短片、撰写书稿等。

由于手头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音像资料，
制作团队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召开的研讨、修
改会议有上百次之多，有关细节修改的会商更
是不计其数。写出来不够通俗易懂，就反复修
改打磨。金涌开玩笑说：“这是件讨人嫌的活
儿，这些教授白干活还老挨我骂。”

到了拍摄阶段，又是科学与艺术的各种
“碰撞”。很多概念难以可视化，科学家们又亲
自和艺术家交流，通过制作动画、演员表演等

多种表达形式，以实现更生动的传播效果。
经过长达 6 年的努力，10 部 10 分钟的视

频短片及配套科普书终于问世。
“科普是需要经验积累和锻炼的。”中国首

位卡尔·萨根奖得主郑永春接受《中国科学报》
采访时也坦言，科普绝非易事。

迫于压力而有心无力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
知。“看似很简单的事情，可是费的精力太大。”
金涌直言，不是科学家不爱做科普，而是科学
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

一位曾经发表过很多科普文章的教授向
《中国科学报》记者坦承，最近几年放弃了，因
为压力太大，没有精力去做。

他说，有一个美国的科学家朋友，大部分
时间都用于写科普书，很受欢迎。“我们如果这
么做，基本就没有生存余地了，没有科研项目，
连学生都招不来，没有 SCI 文章，年底评估也
过不了。”

“我有兴趣做科普，但是精力实在太不够。
除了做科研，实验室还有这么多的学生要管
理。”这位教授有一个科普的想法，都构思好
了，但是没有时间往下做，搁置了几年，也没能
实现。

这其实是较为普遍的现实问题。一项关于
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的调查显示，缺乏相关渠
道、没有时间和精力，是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
活动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就连科普“达人”郑永春也承认，投入这么
多精力在科普上，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是不
可能的。他这个年龄层的同行很少有人投身科
普。客观上说，青年学者面临着科研和生活的
双重压力，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现实困难。同时，
由于科普尚未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科研人员
普遍缺乏动力。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定震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高校和科研机
构的科技奖励中，对科普几乎是没有涉及的。
所以，即使科学家有心去做，可是迫于科研考
核的问题，也不得不放弃。 （下转第 2版）

科学家为何婉拒“论文科普化”？

本报讯（记者王佳雯）近日，量
子卫星“墨子号”与国家天文台地
面站的通信试验成功进行，专家称
这标志着量子通信通路已被打开。

近日，一张地面站发射红光与
“墨子号”发射绿光遥相呼应的照
片，在网络上走红。据相关研究人员
介绍，照片中所展示的是国家天文
台兴隆地面站正在与量子卫星“墨
子号”进行通信试验。

此前，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首席
科学家潘建伟曾表示，“墨子号”承
担着发射和传输光信号的重要任
务。但专家解释称，该照片中所展
示的光束并非用来进行量子通信
的光信号。“在量子通信试验中，卫
星发射的光信号是单光子，一般肉
眼很难观测到。”清华大学物理系
教授王向斌告诉记者。

据介绍，此次通信试验中的光
束被称为信标光，是在进行量子通
信之前用来与地面建立联系、确定
位置的。“这次是用强光找到位置
打通通路，之后再进行量子通信。”
王向斌解释称。

专家称，试验信标光的选择，
需要在穿越大气层、稳定性等诸多
层面予以考虑，是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团队在前期大气光学调研的基
础上，确定的对试验最有利的光。

据悉，“墨子号”于 8 月 16 日
成功发射后，不断传出好信息。8 月
26 日凌晨，星载开启窄信标光（能
量更高、发散角更小），国家天文台
兴隆地面站成功实现了天地实时
对接，并接收到 850nm 的通信信
号，是 5 个地面量子通信站中首个
完成对接测试实验的地面站。8 月
27 日凌晨，再度成功进行了天地对
接验证，兴隆地面站已经初步具备
星地对接实验条件。

科学普及作为创新的一翼，当前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其中除了“钱”的原因，“人”的因素无疑更为突出。做科普，迫切需要解
决谁来做、为何做、怎么做的问题。本报道希望聚焦科普人的诸多困扰，并希望借助这些讲述来探讨“科普之困”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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